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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otion regulation refers to the ability and the process that individual adjusts and controls the 
occurrence,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of emotion. Good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is beneficial 
for individuals to keep pleasant mood and improve the bad one.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tudies 
investigating emotion regulation, they are mostly about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few are 
known about the study of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use behavioral and 
electrophysiology measure of arousal rating and zygomatic electromyography (zEMG) to index the 
variation of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We collect arousal rating in each trial after participants 
regulate their emotion in Experiment 1 and the activity of zEMG in Experiment 2 in which the par-
ticipants regulate their emotions induced by 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pictur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p-regulated effect of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s significant, but down- 
regulated effect is not. This suggests that people may be desirable and habitual to increase their 
positive emotion rather than inhib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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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对情绪的发生、体验与表达进行调控的能力和过程。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利于个

体保持愉快的心境、改善不利的心境。现有的情绪调节研究大多都局限于负性情绪调节，而正性情绪调

节的研究一直很少，当前研究综合行为和电生理方法，对被试在进行正性情绪认知重评调节时的唤醒度

和颧肌肌电(zygomatic electromyography，简称zEMG)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两个实验中当进行正性情

绪上调调节时，唤醒度和肌电指标相比维持调节时都有显著的增强，而下调与维持时肌电差异不显著。

两个实验结果一致的证明正性情绪上调效应显著，而下调效应不显著。这表明相对于抑制正性情绪，人

们可能更习惯和倾向于增强自身的正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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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情绪调节，认知重评，颧肌肌电，情绪调节效应 

 
 
 

1. 引言 

我们的日常生活被一系列复杂的情绪调节过程围绕，想象一下你对负性情绪的反应，当你感觉情绪

低落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一部喜剧电影或者去公园散步，积极的去寻找一种方法立刻打起精神。有时你

可能会跟朋友一起去聚会，庆祝活动能有效的使人感觉心情舒畅并延长积极情绪的维持时间(Langston, 
1994)。情绪调节的相关研究课题最早是在发展心理学中，对儿童的社会情绪发展(Gaensbauer, 1982)进行

研究。经过 30 多年的探索，情绪调节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现代研究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的

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 1998)，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情绪通过一定的调节策略与机制，

在生理活动、主观体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从而使之更好的适应当前的环境(黄敏儿，郭

德俊，2000)，这类研究普遍存在于成人情绪研究中(Delgado, Nearing, Ledoux, & Phelps, 2008; Gross, 
Halperin, & Porat, 2013; Joormann & Vanderlind, 2014)。 

根据 Gross 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Gross, 1998)，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产生的过程之中，不同的情

绪调节策略分别在情绪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起作用(Gross & Thompson, 2007)。该模型强调个体可以对情

绪进行调节的五种策略，按照发生阶段的时间顺序，依次是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

反应修正。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认知改变和反应修正这两种策略，并发现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应不同的

神经机制，对记忆、情绪体验、社会适应造成不同的影响(Goldin, McRae, Ramel, & Gross, 2008; Kim & 
Hamann, 2007)。认知改变策略也称为认知重评策略(cognitive reappraisal)，主要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

解和认识来调节情绪反应。临床心理学常用的合理情绪疗法(Ellis, 1991)，便是通过使用这种认知改变策

略以调节个体对诱发性事件的情绪体验(娄熠雪，蔡阿燕，杨洁敏，袁加锦，2014)。研究者发现习惯运用

认知重评的个体与高水平的正性情绪体验和低水平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认知重评也与人际交往功能和

幸福感呈正相关，认知重评者拥有低的抑郁症状，高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Gross & John, 2003)，因此认知

重评策略的研究很有意义。 
情绪调节按照情绪的分类可分为两种，正性情绪调节和负性情绪调节(Gross & Thompson, 2007)。而

以往的研究偏向于负性情绪调节(Banks, Eddy, Angstadt, Nathan, & Phan, 2007; Delgado et al., 2008; G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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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3)，这可能是由于日常生活和临床应用中通常比较关心负性情绪(如悲伤、苦恼等)的调节，而很

少去调整或维持正性情绪体验有关(Tugade & Fredrickson, 2007)。然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研究者开始关注正性情绪的研究。Fredrickson 提出的拓展和建构理论

(broaden-and-build theory)提出正性情绪体验拓宽了人类的瞬间思考能力(Fredrickson, 2001)，还有研究表

明正性情绪对个体注意、记忆、思维、问题解决等的促进作用(Isen, 2004; Johnson & Fredrickson, 2005; 
Wadlinger & Isaacowitz, 2006)，研究个体如何获得并提高正性情绪是应用心理学的使命之一。然而，与提

高自身的正性情绪相比，降低自己的正性情绪以适应场合也有其重要的适应意义。例如我们本来兴高采

烈的去拜会朋友，但当我们听说了朋友的伤心之事后，一般倾向于改变原有好心情并适当的表达同情和

遗憾；刚发了年终奖金的员工请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吃大餐，让高兴的心情变得更加高兴。 
当前的情绪调节研究比较注重负性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研究，这些研究一致得出认知重评激活了大

脑前额叶一些区域和皮层下结构如杏仁核等(Kalisch, 2009)。杏仁核负责情绪的加工和反应调整(Phelps & 
LeDoux, 2005)，前额叶区域负责自上而下的控制，例如抑制、维持或增强情绪反应，前额叶起到掌控调

节的作用，同时潜在的调节皮层下区域如杏仁核的活动(Miller & Cohen, 2001)。然而现有的正性情绪调节

研究并不多(Beauregard, Levesque, & Bourgouin, 2001; Giuliani, McRae, & Gross, 2008; Kim & Hamann, 
2007)，并且研究手段比较单一，不能够从多方面对正性情绪调节进行阐释，虽然 Beauregard 和 Kim 发

现正性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与负性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相似，但是 Beauregard 文章中用色情图片作为情

绪诱发图片。Giuliani 用生理心理法对引人发笑的娱乐进行研究，发现被试的主观情绪体验、表情行为(微
笑和大笑的次数)、生理变化(心率、平均血压、皮肤电反应幅度、呼吸率)均随情绪上调而变大，下调而

变小，然而这一研究针对的是娱乐视频片段，它的生态效度如何，能否推及并适应其他正性情绪还不能

确定。 
基于以上，研究者试图利用大样本收集一种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正性情绪变化的指标对正性情绪调

节进行研究。一种广泛运用而且效度极高的客观测量情绪的指标是肌电，特定的面部肌电活动能够反映

不同效价特征的情绪变化(Bradley, Codispoti, Cuthbert, & Lang, 2001)。在 Lee 的研究中(Lee, Heller, van 
Reekum, Nelson, & Davidson, 2012)，首次在被试进行负性情绪调节时同步记录被试皱眉肌肌电图

(corrugator electromyography，以下简称 cEMG)，发现 cEMG 随情绪调节上调而增加，随情绪调节下调降

低，表现出很强的调节效应。而且功能核磁共振结果表明，杏仁核的活动强度也表现出很强的调节效应，

即随情绪调节上调而增加，随情绪调节下调降低，这表明 cEMG 能够较好的反映人脑内杏仁核的活动变

化，是负性情绪调节的特异性指标。Bradley 研究中同时得出，颧肌肌电(zEMG)在反映正性情绪时特异

性较强，因此本实验就选用能够客观的反映正性情绪变化的生理指标 zEMG，同时配合行为实验研究对

正性情绪调节进行研究。 
当前研究中，研究者透过常用情绪调节实验范式，分别设计两个实验对被试的情绪调节进行研究，

从行为和生理两个角度对正性情绪调节进行探究。两个实验均用图片呈现的方式诱发个体的正性情绪，

并要求被试按照指令的要求对图片所诱发的情绪进行调节，实验一收集被试调节之后的唤醒度，实验二

用生物反馈仪收集被试的 zEMG 活动变化。参照以往实验研究结果，我们预期两个实验的实验结果基本

一致，即上调时唤醒度和 zEMG 相比维持条件都将变大，下调时唤醒度和 zEMG 相比维持条件都将变小。 

2. 实验 

2.1. 实验一 

2.1.1. 被试 
随机选取 41 名在校大学生被试(男生 13 人)，年龄从 18 岁到 25 岁(M = 20.41, SD = 1.35)，均为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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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身体健康且无神经系统疾病，被试之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所有被试均自

愿参加，实验完成后给予适当的金钱报酬。 

2.1.2. 实验材料和程序 
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International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IAPS) (Lang, Bradley, & Cuthbert, 1999)中

选取三组经过效价匹配的正性图片(第一组：效价 6.81 ± 0.69，唤醒度 5.65 ± 0.53。第二组：效价 6.80 ± 0.71，
唤醒度 5.66 ± 0.70。第三组：效价 6.81 ± 0.68，唤醒度 5.62 ± 0.65)和一组中性效价图片(效价：5.23 ± 0.43，
唤醒度：4.42 ± 0.45)。这些图片的参数是经过本土化评定的，比较符合中国大陆的文化特征(刘潇楠，许

翱翔，周仁来，2009)。正性图片每组 27 张(包括家庭宠物、人物风景、运动场景等)，中性图片共 39 张(包
括动植物、物体等)。实验分为 3 个 Block，每个 Block40 个试次，其中正性上调、维持、下调各 9 次，

中性维持 13 次。每两个 Block 之间休息时间为两分钟，试次流程如图 1 所示。首先 1 s 的注视点，注视

点结束后出现图片，图片共呈现 8 s，当图片呈现 4 s 时，被试会听到一个声音指令，指令为“上调”、

“维持”或“下调”中的任意一种。当被试听到指令后，按照事先学习的认知重评策略对图片所激发的

情绪按指令要求进行重新评价，图片呈现结束后评分屏幕出现，要求被试对自身的即时情绪唤醒度进行

5 点按键评分，不同的分数代表唤醒程度的不同，评分屏幕持续时间 3 s，然后呈现一个为时 3 s 的休息

屏，被试看到“放松”字样后休息，直到下一试次开始。调节阶段从听到声音提示开始，直到看到屏幕

显示“放松”调节结束。正性情绪调节分为“上调”、“维持”和“下调”三种调节，中性情绪作为对

比条件仅作“维持”调节。在实验前主试告知被试在调节过程中按照指令要求尽最大努力进行调节。 
调节所用的策略为认知重评策略,被试可以想象一个与图片中所描述的情况不一样的结果或者改变

情境的自我卷入程度来进行情绪调节(Lee et al., 2012)。例如，在对一幅优美的风景进行情绪下调时，我

们可以想象过一会儿突然发生了风暴，风暴过后现场一片狼藉；在对一张孩子的笑脸进行情绪上调时，

我们可以想象图片中的小孩跟邻家可爱的小弟弟长得很像。在实验中，被试允许自由选择自己在生活中

常用到的认知重评策略对情绪进行调节，而避免被试选择一些非认知的策略对情绪进行调节，如转移注

意力，深呼吸等。 

2.1.3. 数据分析与结果 
实验一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考察三种听觉调节指令下被试的正性情绪唤醒度变化。剔除被试没

有按键反应的试次，将每个被试正性上调、维持和下调条件的愉悦度评分进行平均，然后对平均后的正

性上调、维持和下调分数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调节条件间差异显著(F(2,80) = 42.566, p < 0.001)，
结果见图 2。事后检验显示正性上调愉悦度评分显著高于正性维持(T40 = 8.474, p < 0.001)；正性维持的平

均值虽然大于正性下调，但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T40 = 1.722, p = 0.093)。 

2.2. 实验二 

2.2.1. 被试 
随机选取 63 名在校大学生被试(男生 20 人)，年龄从 18 岁到 25 岁(M = 20.90, SD = 1.49)，均为右利

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身体健康且无神经系统疾病，被试之前均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做过实验一的被

试不能再做实验二)，实验一和实验二的被试在年龄和性别上都没有显著差异。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实验，

实验完成后给予适当的金钱报酬。 

2.2.2. 实验材料和程序 
从国际情绪图片系统中选取三组经过效价匹配的正性图片(第一组：效价 6.81 ± 0.49，唤醒度 5.71 ± 

0.42。第二组：效价 6.83 ± 0.49，唤醒度 5.79 ± 0.67。第三组：效价 6.85 ± 0.50，唤醒度 5.66 ± 0.54)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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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cedure of the Experiment 1 
图 1. 实验一试次流程 

 

 
Figure 2.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Arousal Rating) 
图 2. 正性情绪调节效应(唤醒度) 

 
组中性效价图片(效价：5.38 ± 0.44，唤醒度：4.71 ± 0.55)。正性图片每组 28 张(包括家庭宠物、人物风景、

运动场景等)，中性图片共 42 张(包括动植物、物体等)。实验分为 6 个 Block，每个 Block21 个试次，其

中中性维持 7 次。第 1 和 4 个 Block 正性上调 5 次、维持 5 次、下调 4 次；第 2 和 5 个 Block 正性上调 5
次、维持 4 次、下调 5 次；第 3 和 6 个 Block 正性上调 4 次、维持 5 次、下调 5 次。每两个 Block 之间

休息时间为两分钟，试次流程与实验一类似，详细请见图 3。 
参照人体系统解剖学面部肌肉解剖(柏树令，2008)，实验过程中被试的颧肌经酒精清洁处理后被贴上

正负两个电极片，电极片的位置在被试间进行左右平衡，一半被试贴在左侧颧肌，另一半被试贴在右侧

颧肌，接地电极贴在被试的颈部后方。实验过程中主试告知被试专心完成任务，不要受所贴电极片的影

响。 

2.2.3. 数据收集 
用西南大学生理心理实验室配备的 SPIRIT-10和BioTrace+软件对被试的 zEMG数据进行实验同步采

集，采集到的数据经过硬件模数转换后即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试验结束后将数据导出，数据导出前软

件默认对数据放大 19.5 倍，采样率默认为 2048 Sps (Samole per Second)。我们将导出数据降采样到 32 Sps，
数据统计采用条件间分段处理，用研究者自行研发的 MATLAB 代码分别对图片呈现之后 4 s 和声音指令

呈现之后 12 s 的数据进行被试间平均分析，得出被试情绪加工和情绪调节阶段的 zEMG 平均值(单位：

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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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数据分析 
1) 图片刺激有效性分析 
对图片呈现之后 4 s 被试的 zEMG 数据进行被试间平均，然后正性与中性条件间做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被试在加工正性图片时比加工中性图片时有显著增高的颧肌肌电(T62 = 3.113, p = 0.003)，如图

4 所示。这说明相比中性图片刺激，正性图片能引起被试更大的肌电活动。 
2) 正性情绪调节效应显著性分析 
对声音指令呈现之后 8 s 上调、维持、减弱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调节条件间差异显著(F(2,124) 

= 24.038, p < 0.001)，结果见图 5。事后检验显示正性上调阶段肌电显著高于正性维持阶段(T62 = 4.778, p < 
0.001)；正性维持的平均值虽然大于正性下调，但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T62 = 1.234, p = 0.222)。 
 

 
Figure 3. Procedure of the experiment 
图 3. 试次流程 

 

 
Figure 4. The zEMG differenc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utral 
emotional picture processing 
图 4. 正性与中性情绪图片加工的颧肌肌电差异 

 

 
Figure 5.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zEMG) 
图 5. 正性情绪调节效应(颧肌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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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文对正性情绪调节进行研究，用行为学方法和生物反馈技术综合考察正性情绪调节变化。两个实

验结果基本一致，上调时唤醒度和 zEMG 相比维持条件显著增大，这一结果与假设一直，但是下调时两

个实验都没有发现与维持条件的显著差异，我们发现了新的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结果。 
实验一用行为学的方法对情绪调节过后被试的情绪唤醒度进行评分，结果发现显著的正性情绪调节

上调效应(上调后的唤醒度显著大于维持)，但是下调效应(下调后的唤醒度与维持相比)不显著。实验二发

现在前 4 s 图片呈现阶段，当被试看到正性效价的情绪图片时，比看到中性情绪图片时有更强的 zEMG，

这个结果表明不同效价的图片造成 zEMG 的不同，正性情绪图片比中性图片能激起被试更大的肌电反应，

两者的差异也说明了被试的正性情绪确实是由正性情绪图片诱发的。情绪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正性情绪

上调效应显著，下调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实验一的结果一致。 
两个实验均发现了显著的正性情绪调节上调效应，但却没有发现显著的下调效应，研究者认为这种

结果可能跟以下原因有关：首先，在 Kim 和 Hamann 的研究中显示(Kim & Hamann, 2007)：无论正性情

绪调节还是负性情绪调节，下调调节要比上调调节难，这可能是造成下调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之一；其次，

根据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Etkin et al., 2015)，被试可能不愿意降低自身好的情绪水平，而且下调调节在生

活中也不常被用到，因此可能是被试下调自身正性情绪的低意愿性和熟练性造成这一结果。 
由于没有考虑性别差异，因此本研究也存在缺陷。性别因素可能影响实验结果，在以往的负性情绪

调节研究中，有专门进行性别差异的研究(Domes et al., 2010; Garnefski, Teerds, Kraaij, Legerstee, & van den 
Kommer, 2004; Koch et al., 2007; Nolen-Hoeksema, 2012)，但是由于考虑到本篇研究仅仅是从普遍的角度

去研究正性情绪调节，因此实验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到性别因素。 
未来可以在以下三个方向做深入研究：首先可以研究性别差异，探究性别因素是否作为一种潜在的

变量影响个体的正性情绪调节能力，如果性别影响正性情绪调节，那么其内在的神经机制是什么；其次

考虑到情绪调节对社会适应的重要作用，可以探究情绪调节的训练效应(Jackson et al., 2000)，通过一些可

操作的训练手段提高或修正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这无论对正常人还是情绪失调者都有重大意义，同时

可以用功能核磁共振等脑成像方法考察情绪网络在训练过程中的变化。第三，相关研究指出，在选择情

绪激发刺激时，动态的视频材料要比静态的图片更能诱发被试的情绪(Gross & Levenson, 1995)，因此在以

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选择视频材料作为情绪刺激材料，从而更有效的激发被试的情绪。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综合应用行为和电生理手段对正性情绪调节进行探究，发现被试在进行正性情绪上

调调节时，唤醒度和颧肌肌电指标比维持调节时有显著的增强，而下调与维持时差异不大，这表明正性

情绪调节有显著的上调效应，而下调效应不显著。本文用新的方法拓展了现有的情绪调节研究领域，拓

宽了对正性情绪调节的认识，对未来正性情绪调节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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